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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奔八退休教师之随想
我是一个79岁的退休教师，正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在今年6月19日的同窗聚会上，我向大家报告了我们这一年级（数学系56级）的一个数据：
五四班：活着的人占总数(除失联人员）的80%； 一二班：61%； 三六班：87%。
特别近几年，同届老同学逝世的人有所增加。我们五四班已经走了14名同学：殷美芬、陈庆琪、胡巨光、诸兢江、陈良国、叶谋堂、顾玉刚、郭祝强、沈克精、林大玉、陈金霞、范顺行、王敦珊、俞钟铭。
从发展来看，如陈九华所說，倘若人能活到100岁，那么还有大约20年的希望。因此要珍惜且活得高兴、健康。
下面我提两点建议，供参考。
一、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读一些史书，进行适当的旅游和写作，可以防止老年痴呆，提高生活质量。为什么提倡读历史？做学生时读历史大多为应敷考试，其实，历史书中多趣事。例如郭庭以的《中国近代史纲》中的故事：鸦片战争后和英国订了不平等条约，英国人为了显示其強大，邀請朝庭命官参观铁甲艦，一位官员参观后说，铁艦很重且航行快，艦中一定养着许多牛作动力。今天读来使人苦笑。因为历史是镜子，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实录，我们要了解社会，学习历史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我们不能一辈子甘願做一个“对很多事知道的很少，对很少事知道的很多”的可笑老人。

而旅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近两三年内我们游览了台湾、青海、开封、洛阳等地。在阳关、玉门关感受到汉朝的强大和百姓对汉武帝的崇敬。在龙门石窟看到许多被文革破坏的佛窟而痛心万分。参观敦煌石刻、壁画又使我欣喜万分。旅游可使历史鲜活起来，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有道理的。而写作可以促使我们对问题的深度思考。
二、为了使晚年生活平静、安宁，不是靠逃避现实，而是要以辩证全面的方式看
待问题。老子说，福乃祸所倚，禍乃福所伏。处理问题不张狂，不悲观。

我们这一辈30后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絶后的人群。我们生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声中、或日本兵耀武扬威的刺刀统治下。我们经历过金元劵时代的物价飞涨。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欢乐，唱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入大学后我们学习苏联的教科书：辛钦编的《数学分析》、里亞平的《髙等代数》，孙泽瀛没有用苏联教材而是自编了《解析几何》。李銳夫为我们讲复变函数、程其襄讲实変函数……。

1956年，冬雪纷飞的时候在数学舘抽考题进行口试，或笔试。学苏联，因为那时我们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经历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五八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反右倾、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苏联的解体
……。四年大学，大约只有两年半是在课堂上课。
我们的老师有留学英国、德国、美国的，那时还没苏联留学回国的，应该说他们学问渊博、教学认真。但是在一边倒的政策下，五、六十年代的英文杂志停订了，老师们大多並不精通俄文。他们的研究工作停滞了，中文杂志上也很少有他们的学术論文。数学系主任孙泽瀛教授认为这样不好，因此创刋了《数学教学》杂志，作为师生们发表作品的园地。我有幸被聘为该杂志的学生编委，直到退休。
九十年代初，我去俄罗斯控制科学研究所作短期访问时，参观了他们研究生毕业論文陈列室，一个房间有阅览室那么大。书架几十排，每个书架有五六层，摆满了该所研究生的论文。我翻看了一些論文，竟没有一篇是有英文摘要的。为什么？陪同者说，因为那时苏联学者对英美的学术成果不屑一顾，你看有多张狂！有一研究员向我介绍他的论文，说某控制系统是他独创的，我说我可以𠄘认这是真的，但我不是权威，可以让西方世界也承认。正如施平书记所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任何亊情都是有利有弊的，我认为一边倒既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为了中国科学发展。
好日子要珍惜，要乐享天年，增强自己的免疫力，让56级的存活率下降得更缓更慢。
祝同学们延年益寿，期待四年后的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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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六十年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受聚会主持人的委托，非常荣幸地有机会代表上海老同学发一个言。
首先，要向远方来的客人：同窗好友吴卓荣及其陪同来的家人，周金润及其夫人，金家锋及其夫人，马尚宏老朋友，表示最最热烈的欢迎！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盼望已久的我们的共同节日：“进校六十周年”。

第二，要向未能前来参加聚会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老同学、老朋友们表示兄弟般的问候。
第三，我要借助于这个机会，告诉全体老同学、老朋友：由于历史赋予的原因，我们五四班全体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过六十年建立起来的同窗情谊是空前绝后的。我们要珍惜它，要把对五四班的同窗情谊和种种美好回忆比作健康长寿的加油站。
想起金家锋关于聚会可以“聚一次多一次”的名言，我就从这个问题出发，说说为什么五四班校友聚会，能够让大家产生“聚一次多一次”想法的几点理由。
（一）五四班同学在1956年进校的时代背景，就精神层面而言是“空前绝后”的一代。1950年到1956年的这一时段，正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段，爱祖国、爱人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响彻云霄。同时，这一时段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建立世界观的时段，我们是由共产党教育、培养出来的解放后第一代青年学生，其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是“空前绝后”的。1956年进校的大学生，班级同学之间能够充分显示：热情洋溢、真心实意、天真烂漫、毫无保留、团结友爱、一方有难大家帮助的精神状态。
（二）五四班同学在1956年进校，享受到了“春天般温暖”的大学生生活，这也是“空前绝后”的。这是因为在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配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同时周总理在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号召在职青年报考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这样一来，1956年的春天就来得特别早，许多人把1956年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人们心情舒畅，许多知识分于焕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大学生们纷纷提出“向副博士进军”的口号。根据高年级同学对我的介绍：“你们56级同学真是好幸福，一进大学就遇到了春天，真是非常羡慕你们。”尽管这样的“春天”仅仅持续了一年多，但是这一个“一年”，对于“同窗情谊”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是永不褪色的一年。
（三）华东师大在1956年的学生管理上，采用了苏联模式，搞学生自治，也是“空前绝后”的。学籍管理上采用“五级记分+口试”；教学行政管理上搞班长制，当时没有班主任，更没有政治指导员。

（四）数学系从五四班一个班级中一次留下来七位毕业生，为我们能够多次聚会创造了条件，也是我们离开母校的五四班校友的好福气。除了有计划地组织校友聚会活动外，他们还创办了《同窗》刊物，为大家所钟爱。
（五）五四班同窗好友的福气，还体现在有一个知心的“同窗党员干部”，竟然为自己的同班同学，无私奉献、热情服务了整整六十年，我们的胡之琤同学，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最后，我建议大家要充分利用“珍贵的同窗情谊”，调动自己的延年益寿的主观能动性，并与《同窗》多联系，进行双向沟通，持久保持喜悦的心情。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在四年后的今天，即毕业六十周年的时候，再能相聚在风景优美的丽娃河畔。
再一次祝贺大家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快快乐乐！健康长寿！

发言代表： 5607402 薛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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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30后，我骄傲！

现在普遍把80年代出生的叫80后….，按照这个推理，我是1937年出生，应该被叫做30后。我认为我们这代30后是值得骄傲的一代！
铁蹄下的苦难童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踏向全国各地，我的童年便是在铁蹄下度过的。记得那时我最生气的是别的孩子骂我“逃生”，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的确是“逃生”。那时日本佬快要进城，为了安全，我逃难到乡下老家生下了你。听了母亲一席解释。我明白了：这个气应出在日本鬼子头上。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民不聊生，盗匪横行，母亲把我寄养到四姑姑家，但整天还是提心吊胆，不敢到外面玩耍。在四姑姑家，我亲历了四姑父为了养家糊口，到上海去跑单帮而客死他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种子，知道只有强国才能不受欺凌。
在传统教育下成长
我的学习生涯是从私塾开始，读过“三字经”、“二十四孝”…。
读小学是在民国时期，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天上课前，全校都要集合，背诵总理遗嘱，提倡的是礼、义、廉、耻、信和孔孟之道。
读初中和高中都是解放后的事，虽然校外政治运动不断，但学校里还是一片读书的净地。大家互相帮助，积极上进，学好功课，将来可以报效祖国。
让我最感动的是：在班级里，没有人对我这个“反革命子弟”另眼相看，我跟同学玩得还是很开心。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在高三时也戴上了团徽。我是知恩图报的人，直到今天我一直在为增进高中班级友谊而办刊，我一直怀念着这个集体。
反思反右斗争
参加师大数学系56届第一次同学会，最使我感动的是张志湘同学来了，他还是穿着尖头皮鞋，还是留着包头，只是没有学生时代那么光亮。在班级座谈会上，有些同学向张志湘表达了歉意，志湘的态度非常大度：过去的事已经过去，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历史造成的，谁也免不了做违心事、说违心话。当时我没有发言，但我的内心在忏悔，反右当时我虽没有检举揭发他，但我是批判他的积极参加者。我问自己：你凭什么批判人家？他反党了吗？没有！他反社会主义了吗？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有部分同学至多看不惯他的小K打扮而已，给他戴顶“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已经足够大了。那我为什么要上纲上线的批判人家，还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对组织的一片忠心，表示自己要求进步。真是自私至极！
我的一九五八
在那个赶英超美的年代,校内开展红专大辩论。当时“左”字当头，主流思想是“先红后专”，其实我的内心想的是：你没有真本事，怎么为国家服务？我当时最佩服的是薛国良同学，大课一结束，夹起书包就往图书馆跑，当过小学老师的他，知道进师大他为什么而来。虽说那时提倡“自由辩论”，也有“双百方针”，但在反右斗争以后，众人大都小心翼翼，“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所以辩论中的公开观点大都随大流，赞成“又红又专”。
[image: image1]58年教改也搞得“热火朝天”，批判了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育制度。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旗指引下，为了实现1080万吨钢，我们来到了北新泾炼焦厂，搞土法炼焦。两个人抬着三，四百斤重的煤筐上跳板，一顿饭要吃一斤二两，一天下来变得象黑人一样。难道这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吗？我曾问过自己。
回想起来更可笑的是，我们还没学过概率统计，学校把我们放出去搞科研。我们一个组被分配到纺织厂，结果一事无成；在运输企业调度上搞出个“同心圆法”，权充“科研成果”。
1958，我们当了教改的牺牲品，我多希望它成为我国教改的借鉴。可文革时期的教改，又重走58年的老路。改革开放后，我寄予很大希望，可教改朝着名利方向变化，走上另一个极端。这次我三个孙儿辈同时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时第一次听到985学校，211学校这样一些陌生的名字，到百度上一查，原来指的是教育部规划要建立的100所世界一流学校。我真担心58年的教改向着另一个极端发展。办学校究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解决起来这样难！
对党的一片痴心
提起我的入党，话还得从考进华东师大说起。当时年轻气盛，有一股不愿落后的劲头，入团后当然是入党。入学不久，我马上给年级党支部递交了入党报告。我满怀希望的等待着组织上来找我谈话（像入团时那样），一个月过去了，没有等到，这时自我安慰自己：这是组织在考验我。我坚持向支部写思想汇报，四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当时的脑子只有一根筋，标准的绍兴阿Q，自我安慰自己：我这样出身的人入党考验要严一点，也是应该的。
1960年分配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我对入党痴心不改,但六年过去了,还是遥遥无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张大字报使我大梦初醒，彻底揭开了我为什么入不了党的根源。这张大字报是给我们校长姜瑞元贴的，给他列举了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招降纳叛，在党委会上力挺我入党就是罪状之一。在一次讨论一些人入党问题的党委会上，农机系书记提出了我的入党问题。当时主管发展工作的书记（长征老干部）马上反对，他说：“党内有规定，与共产党有杀亲之仇的人是不能入党的”。当时我们校长针锋相对起来反对，他说：我们党章中没有这样的规定，照你的说法，我父亲是恶霸地主，也是被枪毙的，我也不能入党咯！。
看到这张大字报，我真佩服这位校长，很感激他，同时我真有点后悔：自己太没有自知之明，给校长带来了如此大的罪名。从此我彻底断了入党的念头，别再为自己的事去给别人添麻烦。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政策大变，我前半生梦寐以求的入党问题在80年解决了。但说句老实话，我心里不再有喜出望外的感觉，只是增加了一份为人民好好服务的责任感。
建设边疆 无怨无悔

当大学毕业时，由于我们接受的长期的传统教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主流思想
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记得当时全年级98%的同学三个志愿都是边疆，这完全出自内心的。我当时第一志愿填新疆，第二志愿填内蒙，第三志愿是黑龙江。年级中有些上海同学提出要求照顾：留在上海，我有点看不起他们，认为觉悟太低。
到农大报到的的第一课，就是光着脚，在学校农场结着冰碴的稻田里割稻。接着是
60-61年挨饿的考验，吃玉米杆粉碎做成的饼干，全身浮肿。
文革中，造反派借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全家被下放学校农场劳改。我开过链轨式拖拉机翻地，当过农工，在零下40度的条件下拉大网打鱼，扛着200斤麻袋上囤，用搞头破开80公分冻土兴修水利，打过压水井，在伙房当过炊事员。这真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这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我可以骄傲地对人说：无论把我放在何处，我都会发光的！
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二十三年的青春时光没有白度。黑龙江八一农大从只有农机、农学、农经三个系的名不副实的农垦部部属大学，变成了现在有12个学院、43个本科专业、22个碩士和2个博士授予点，拥有20000多名学生的教育部部属正规大学。功劳簿上也有我的一份。
可惜的是，我们30后中，57届以后的同学，由于政治原因，他们考得再好，也不会被录取，当然也失去了为建设祖国边疆效劳的机会。而我是幸运者！
上尽孝道 下行父道
50年父亲被镇压后，是母亲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庭，把我送进了大学，我怎能忘记母亲的大恩大德。工作后，我不能陪在她的身边，内心是十分内疚的，我能做到的每月寄一半工资给她，使她生活无忧。每年从黑龙江回家看望母亲，所以我的工资极大部分花在路上，到67年结婚时存折上只有320元钱。到了83年，我母亲因肺癌转移引起半身瘫痪、失语，我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向领导请假火急赶回到绍兴。为了留住所请的保姆，洗尿布、陪夜还是由我亲自来承担。我想在最后的日子里补上我对母亲的亏欠，可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大字不识几个，母子无法正常交流，使我痛苦万分。
在要不要给母亲继续就医的问题上,我们三姐妹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我姐是搞医的，认为求医已无用；我和妹妹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化最大的代价,也要救治。所以我跟妹妹送母亲去看了绍兴的名医陈祖皋,开了80多元一帖的药（83年相当我一个多月的工资),虽然服药后奇迹般地好了几天，但不久母亲还是走了。姐姐是对的，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四个月来，我尽到了一个做儿子的孝道。
我的三个孩子中我最对不起的是儿子，因为他中考期间，我去黄山开全国职工大学数学研讨会。当时如果填报了钣金专业的志愿，儿子便能录取，但我不在身边，爱人又不懂，导致落榜后去了铜材厂当了车工。
为了弥补对儿子的亏欠，我通过学生送他到嵊州学习模具，并设法注册了电大试听生（不用参加全国高考），取得了机械专业的大专文凭。再通过我学生家长的介绍，进了绍兴外资轴承企业。在他自己的努力下，现在已是厂里的设备部部长。
当学校分给我三室一厅的新房时，住在祖传老房的我和爱人也想改善一下住居条件。但学校把儿子原来住的小套收回去了，无奈之下，新房只能给儿子去住。
谁叫我们是30后，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管好。
结束语
我们30后的同学们，我们是巨变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人生隨着重大的转折而起伏。五七反右、五八大跃进、六零闹饥荒、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及之后的改革开放，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贪腐和反贪腐，……。惊讶、难过、流汗、流泪、恐怖、鄙视、热烈等等，各种心情都有过。这段经历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
现在最重要的是“健康”两字。我太太在2013年家庭春节聚会时对孩子们说：“我们的健康，是你们的福气；你们的和睦，是我们的福气。”

祝同学们，健康长寿，后会有期！
最后，胡诌小诗一首：
同窗四载，友谊盛开，互勉互励，至真情感。
甲子一轮，牵挂日深，相聚丽娃，今昔阔论。
时光匆匆，执手相送，今宵一别，何日再逢？
网络用用，微信通通，相呼相应，其乐无穷！

[image: image5]
我们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同学，在聚餐之余，漫步在母校校园，回忆着六十年前进校时的峥嵘岁月，更怀念着曾经教诲过我们的老师。数学系当年的老教授、老领导们有不少已远离我们，如当年的系主任孙泽瀛、钱瑞壮、曹锡华、朱福祖、徐春霆各位，还有为我们授过课的李锐夫、程其襄、魏宗舒、余元希、陈昌平教授等。现在健在的老师，[image: image24.png]


有最年长的李汉佩、陈美廉、张奠宙等。李先生远在嘉兴某养老院，陈先生夫妇还住在师大一村旧居。我们一行12人相约去探望陈美廉老师。
当我们如约来到陈老师家时，她和她先生吴诚高工在家门口迎接我们。各位同学自报名姓，让老师一一回忆。然后大家济济一堂，围坐一室，回忆六十年前进校时为我们上的大学第一课：“数与量”；叙谈系内的人事变动；介绍老师与我们各人的家庭与身体情况，十分欢畅。老袁还不断地为我们照相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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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年近九十，身体仍十分硬朗，精神矍铄，特别是头脑清醒，反映敏捷，行动仍充满活力。老学生们去看她，更使她十分欣慰与高兴，欢声笑语，满室生辉。

相聚终是短暂的，我们与陈老师互道珍重后就依依告辞，陈老师还执意送我们到楼下。这次探访也为我们6.19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附：陈锡铨、马尚宏同学去年来师大时，也去探望过陈老师。

[image: image6]
陈月珍  患青光眼，又要开白内障。正巧，六院通知她有床位，让她住院开白内障。聚会期间她已完成手术，但仍需住院检查观察，因而未参加聚会。
刘福元  他曾建议搞一次进校60周年聚会。为保证大家安全，在沪同学认为举办聚会应以就近同学为主，欢迎有条件、有意向的外地同学参加。这次刘福元得知聚会消息后，他说：过去在小区能走五、六圈，现在一圈也很累，腿不行，不来了。

王华芬 陆荣泉  他们俩一直注意锻炼，身体很好。当我知道聚会前他们正在南京时，特邀他们前来上海。王华芬说：某夜，陆荣泉突然发病，痰多且堵，在医院挂了几天吊针，病情有所好转。后来在武汉的女儿接他们返回武汉去了。（编者按：事后小编我通过微信询问陆荣泉的近况，王华芬回答说：已经康复了。）
[image: image26.bmp]宋宝琪  今年春节我在武汉，元宵节那天相约王华芬、陆荣泉、陈锡铨一同来到宋宝琪家。宋宝琪和王华芬都爱好唱歌，宋播放了自唱录音给大家欣赏，并和王约定今后多交流。中午宋宝琪夫妇又带领我们去大酒店享用大餐，陈锡铨因为原单位同事请老领导赴宴，赶场子去了。陈锡铨惋惜地说：“我365天，天天有空，就是今天下午2点钟有事，不能和你们相伴。”
吴卓荣  这次由儿子吴学东陪同前来，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只是行动迟钝了些。吴学东是我校物理系的毕业生；孙子自复旦大学毕业后，现在在上海中科院硕博连读，已有三年。
李维昌、宋希平、石光国  他们三人曾一起前来参加了2014年的5.15聚会，这次均因家人身体不适需要照顾，未能前来。
周金润夫妇  他们俩身体非常健康，子女对他们也非常孝顺，在深圳和贵阳各有一
套别墅。这次因95高龄的大哥多次催促邀请，早早来到上海。不料，大哥因老年痴呆，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换了几次门锁，却把他们拒之门外。在阮荣耀的精心安排下，周金润夫妇二人去无锡和崇明的养老基地体验了几天“养老生活”。他们在崇明期间，特地去看望了朱士宏同学。

[image: image7]
朱士宏  上图（右）是这次周金润夫妇前去看望朱士宏的合影，上图（左）是不久前徐钧涛和袁震东去崇明看望朱士宏的合影。朱士宏同学视力虽然不好，但思维却很清晰，身体也还不错，他借助扶着楼梯上下楼来锻炼身体，坚持不懈。
叶介英  因为脑梗和心律不齐，治疗已有半年多，装了起搏器。医治心动过速、心颤和脑梗的药量逐渐加大，对肝脏又有一定损伤，但又没有解决的好办法。用了德国进口的用于疏通微血管的药后，病情虽有好转，但变化不很大。目前，叶介英尚有自主意识，但说话表达不清楚，每天听尹克锦给他读一段报上的内容。生活需要人照顾，夜里三个儿子轮流照护，白天请了十小时护工。尹克锦自己本就体弱多病，现在整天关心着叶介英，感觉非常疲劳。

[image: image8]
叶介英在得病前，积极倡议举办同窗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并率先写了一篇生动的回忆录——进校初期的点滴回忆。有哪位同学想阅读此文的，可与我们联系索取。
傅澄珠  身体还可以，就是感到太孤独。这次本想约她来上海聚聚，她说她要晕车，出不来。这是个大难题，只好与她通通电话，聊聊天了。
孙尧年  因乳腺癌开刀后，化疗多次，正在康复之中，故未来参加聚会。她的人生遭遇比谁都痛苦，38岁丧夫，72岁丧子（独子）。但她非常坚强，每次都挺了过来。她迈入了教堂，在教友们的真心劝导下，使她明白了许多人生哲理。在开刀之前，她说：“我知道，我这病是哭出来的，我现在不哭了！”她做到了，她确实很坚强，一次次闯过难关，坦然接受每次化疗给她带来的痛苦。插一句：我的嫂嫂十多年前也因乳腺癌开刀、化疗过，她曾对我说：“要不是为了家人，我真的不愿意受这个罪。”可见化疗是非常痛苦的。

范顺行之故去  遵照薛国良的再三嘱咐，我和马尚宏一起开始寻找范顺行同学的历
程。昨天我曾打电话给范顺行，西宁电话局说该电话已经停止使用。因此只能按地址去
寻找。龚于梅、我、马尚宏及其女儿一行四人，由马的女儿驾车去范的所在学校西宁职
业技术学校去寻访范顺行。费了些周折，终于到达职业技校的地方，但该校巳迁址。还好马尚宏女儿明霞在问询中得知职校迁走后有三幢教工楼还在职校原址。我们就去教工院门房询问，范顺行是否住在此地。门房说，不知道。我们转向宿舍楼走去，在途中遇见一教师模样的人。一问正是职校教师，且了解范的情况，他说范顺行已于去年故去，他过去住的房子也已经卖了。问及子女情况，职校老师说，他子女很好，范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排行老三，在一所中学教书。
袁震东 写于西㝋 2014-07-27
又附：对于范顺行之情况，老马介绍说，范性格屈强。1960年范到西宁后原来分派在西宁一中，由于不满中专毕业的教研组长，与同事没有搞好团结。文革中被贴了
大字报，被调到小学教书。文革结束后，才到职校工作。对于范之死老马感慨道：据
范同事介绍，范的妻子先死，不久范也死了。老年人真是说走就走，我们认为保持乐观
心情是长寿的必要条件。据说范的妻子非常爱范，因此妻子之死对他打击太大，职校老
师也说不出范有什么大病。
东东补充于7月28日凌晨，于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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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肇和  长期在福建省武平县从事中学教育工作，成绩卓著，在当地很有名气。右图所示，是他出版的的著作《且行且思》的“作者介绍”。
同窗集体活动  上海老同学在近两年中组织了两次集体活动。一次是2014年5.15聚会结束后，部分同学与金家锋约好，过几日到绍兴去玩，这就是6.11-13的“绍兴三日游”。在绍兴，受到金家锋的热情款待，连平时不出门的陶成达也到车站来迎接我们，还陪同我们游玩了市内好多地方。第二次集体活动，是2015年的“5.16地铁一日游”。当时瞿兆荣首先提出来：“再聚一聚”，后经薛国良、徐钧涛等同学的策划、准备，利用上海方便的地铁交通，选定松江醉白池和方塔作为旅游目的地。两次活动的种种欢愉场景，在此不容详叙，下面两张集体照便是当时留存的珍贵纪念。

[image: image9]

[image: image10]
俞钟铭同学已于2016年3月18日永远离开我们，3月27日上午10点40分借龙华殡仪馆云瀚厅举行追悼仪式。我班在沪老同学薛国良、胡之琤、陈月珍、李陕曾、袁震东、徐钧涛、杨庆中、毛羽辉等八人亲往吊唁；朱文娟、沈月仙、孙尧年、陈九华、马玮、金家锋、瞿兆荣、阮荣耀等八人敬献花圈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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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陕曾同学特地谱写了《阮郎归》和《江城子》两首词，寄托对俞钟铭学友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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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同窗好友胡之琤写给俞钟铭夫人马育芳的信——
马老师：您好！
我是俞钟铭的同学，叫胡之琤。春节后，我去武汉探望九十多岁的兄嫂，回来后忙点家务，正打算近日去探望俞钟铭时，今晨得知俞钟铭同学已经去世，消息传来，内心深感悲痛。

俞钟铭是一个非常关心集体的热心人：我们年级聚会，他捐款；朱士宏同学有困难，他寄钱；十七年之前，我和老伴张振廉去美国探亲，你和俞钟铭曾开车跑了两个旅馆，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找到我们，前来看望我和老伴。那时，我们内心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回国后，收到了你们寄来的信件和当时合影的照片。
[image: image28.jpg]


去年九月，去养老院看望俞钟铭时（见图），我将十六年前你们寄来的照片和信件给俞钟铭看，他还记忆犹新。现在俞钟铭离我们而去，得到消息的同学，无不感到十分悲痛。
现在是你最痛苦、最困难的时期，你要节哀自重，要强迫自己想开点、坚强点、再坚强点！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我知道你还有重任在身，请多保重！
我是过来人，说说我的感受：……（略）
参加追悼会之后胡之琤的感想和对大家的祝愿——今天我看到马老师后，觉得我这封信是多余的。马老师处事能力很强，很能干，很坚强，对来宾都非常亲切、友善、周到，她是我的学习榜样。
[image: image29.wmf]我们都已上年纪了，今后会遇到点什么，谁也无法预料。我希望大家遇事不慌，不悲，坚强点，冷静点，或者说：“想明白一点”。相信一句话：心情好，身体才会好！
老人身体健康，这是全家最大的幸福。祝大家平安健康！
俞钟铭得中风差不多已有十年，他患病后把所有和数字有关的认识全都忘记了，一、二、三、四，全得靠他太太教；但是他对以往的种种记忆却无误地保留着，十分奇怪！

去年上半年，俞钟铭的几位亲戚到美国旅游，住在俞家。当时俞已病重，几位亲戚看到马育芳既要安排他们旅游，又要护理俞，还要关心有病的儿子，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当时就提出回上海养老的问题。在征得俞钟铭本人同意后，立即电话联系普陀区宜川养老院，谈好了入住该院的意向。他们回沪后很快就办好了入住手续，于去年六月，马老师护送俞囬沪并立即住入该院。俞钟铭的监护人是俞的亲戚，养老院每天24小时都有专人照护值班。
7月7日徐钧涛等五人按约到养老院看望俞，7月中旬薛国良等六人在马老师陪同下探望了俞。我们向马老师表示，每个月都会安排在沪同学去探望俞。8月中旬是顾鼎铭和苏敏发，9月中旬是李陕曾、胡之琤和朱文娟，10月中旬是袁震东等三人。每次探望都拍了一些照片发送给马老师。11月份俞又发病住医院，同马老师的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
下面再选载几张同学们看望俞钟铭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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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简称“华东师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位列“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国家“2011计划”、“111计划”、“千人计划”，“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金砖国家大学联盟”、“亚太高校书院联盟”成员，设有研究生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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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3月，学校设有闵行、中山北路两个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约207公顷；设有3个学部、26个全日制学院、79个本科专业，在校全日制本专科生14079人，其中本科生13878人，专科生201人；在校研究生15004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921人，硕士研究生8875人，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3208人；留学生4215人；有教职工3982人，其中专任教师2215人。
现任领导：党委书记 童世骏， 校长 陈 群。
※ 数学系主任谈胜利做客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5月20日电（记者林露 实习生张安）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谈胜利在做客人民网时表示，华东师大数学系是全国最好的数学系之一，于国际上也非常有影响，在ESI学科排名中，华东师大数学系排在全球前1%，是全球前100强的数学系。

谈胜利介绍说，数学系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数学教育有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基础数学则属于全国的重点学科。从培养学生来看，数学系是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国家每一年会拨100万给系里用于培养本科生。从科研情况来看，数学系有一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名为“核心数学与实践重点实验室”，“即使在全国，数学重点实验室也很稀少，因此这也是我们系独特的优势。”从国际化来看，系里还有一个国家级111引智基地，致力于引进国外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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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谈胜利提到了三个“独一无二”，一是数学系有一个上海市唯一的数学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其次是系里的核心数学与实践重点实验室有一项特殊的研究：质优数学研究，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再次是华东师大数学系和上海纽约大学合作成立了上海柯朗数学研究中心，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祝老同学们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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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19聚会随想


袁震东





叶介英全家福                   叶介英和马玮夫妇





（四）探望陈美廉先生


徐 钧 涛














（六）深切悼念俞钟铭同学





2015.5.16 地铁一日游


在松江醉白池/池上草堂前合影留念





（八）母校、母系动态随摘





（二）薛国良的发言





2007年10月俞钟铭和我们在一起





胡之琤 王华芬 陆荣泉 宋宝琪 陈锡铨 


今年元宵节在武汉宋宝琪家合影








（七）６.19聚会相片选载





2014.6.11-13  相约游绍兴


老酒甏+乌毡帽=绍兴logo








（五）老同学近况介绍


胡之琤、金家锋 提供








（三）金家锋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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